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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理解这场未竟的、以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人为代表的新

机器时代革命，需要把握以下十个相互关联的主题：一、新机器时代没

有先例；二、智能机器系统是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它塑造和扭曲了人们

如何感知、理解、协商以及在周围的世界中行动；三、人类有一种拟人

论（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的集体天赋；四、技术的悲观者和乐观者一样，

都是人类优越性的共同信仰者；五、越来越多的智能“协作机器人”和

深度学习机器终将来临，这必将重塑人类的生活方式；六、人工智能的

完善存在实际障碍；七、由于人类无法控制或与超级智能机器沟通，可

能会引发灾难；八、权力是理解这场革命的必要术语；九、机器人技术

不仅是技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十、当涉及智能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时，

民主的概念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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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这篇关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新兴政治的文章受两个背景主题影响。其中

一个比较明显的主题是新机器时代革命的开始，这场革命与埃里克·霍布斯鲍

姆（Ｅｒｉｃ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的经典著作 《革 命 时 代 １７８９—１８４８》（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７８９—１８４８）（１９６２）中所描述的革命明显不同。这部影响深远的著

作考察了从１８世纪８０年代到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在大西洋地区和其他地区爆发的

革命性动乱的影响。霍布斯鲍姆的核心论点是，这一时期见证了人类历史上自

农业、冶金、文字、城市和国家发明以来最伟大的变革。这场革命的中心是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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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国这两个相邻却敌对的国家，它产生了深远的变革性影响：不仅蒸汽机和

铁路等机器进入了数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就连他们的语言、思维方式和生存

方式也被迫让位给一系列新颖的实践。这些实践所产生的新词包括“工厂”

“工业”“工业家”“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工资奴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

义”“铁路”“科学家”“工程师”“无产阶级”“经济危机”“罢工”及“贫困”

（ｐａｕｐｅｒｉｓｍ）等。

本文既同情地赞成也反对霍布斯鲍姆，并提出了一个新的论点：我们的世

界正在经历第二次机器时代革命，这是一场更加全球化、更加深刻的变革，其推

动力是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人在日益扩大的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应用。本文

探讨了这场新革命的轮廓和前景，并说明了为什么它会在技术细节、社会和经

济影响、伦理影响和长期政治意义方面引起公众的困惑。本文的目的在于为如

何理解和在实践中重塑这一新机器时代革命提供指导。文章认为，尽管目前席

卷全球的人工智能／机器人革命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它的广泛影响已经在许多

不同的环境中引发关注，尤其是在人们与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日常接触越来越多

的当下。革命性变化是彻底的，这篇文章指出，我们的世界从未见过这样的情

况，这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记者和其他人类专家迄今还没能充分而明智地理

解它所存在的解放和威胁潜力的原因。

这篇文章的灵感来自第二个不太明显的主题：鼓励读者把第二次机器时代

革命变得陌生而不熟悉，这样他们就可能更加充分思考它的轮廓、矛盾和动态

可能性。这种从一个智能机器人的立场来提供智慧之言，并向人类提出尖锐问

题的非常规写作技巧不仅是对最近有关“电子人”的法律讨论的一种戏仿，也是

对整个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主题陌生化（ｄｅ－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ｄｅｎａｔｕｒｉｎｇ）的一种

练习。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１９３６年德国著名剧作家贝托尔特·布

莱希特（Ｂｅｒｔｏｌｔ　Ｂｒｅｃｈｔ）的一篇论文。同年，这篇论文的第一版被翻译成英文，名为

《中国的第四堵墙》（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Ｗａｌ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论文灵感来自于布莱希特在莫

斯科观看的由梅兰芳表演的现代中国戏曲，作者建议在戏剧中应用布莱希特称作

的“间离效果”或“陌生化效果”（德语为：Ｖｅｒｆｒｅｍｄｕｎｇｓｅｆｆｅｋｔ，英语翻译为：

ｄｅ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ｉｎｇ／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这个词本身从古老的德语

方言中复兴，听起来既奇怪又不熟悉。艺术家有意而为之，因为布莱希特的目

的是促使和激励他的观众以不同的方式去看待和感受事物，让他们明白他们生

活在“转型时代”，在这个时代“现实”本身需要质疑和转换。布莱希特的核心思

想是戏剧可以帮助打破关于“永恒的人类”（ｅ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ｈｕｍａｎ）的错误假设，即

“人类”是“永远不变的，一个固定的量”。

下面这篇文章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它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将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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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吸引到我们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的非凡的技术—政治时刻。它的目的是鼓励

读者不要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而应该批判性地思考，甚至在一个比他们

之前可能想象到的更陌生和更不确定的世界里采取不同的行动。

在我们星球的许多地方，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

新机器时代革命，其推动力是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人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广

泛的应用。科技小说正在成为科技事实。与此同时，这些革命性的创新也令人

震惊和不安：它们的技术独创性和大胆实践一方面引发了人们对改善地球生活

的乌托邦式希望；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人们对未来反乌托邦式的恐惧：在未来，人

类的自由和平等，甚至人性（ｈｕｍａｎｉｔｙ）本身，都将被智能设计所吞噬。随着革

命的到来，人们对智能机器人的技术细节、社会和经济影响、伦理道德以及长期

政治意义产生了极大困惑。由于自身的挫败感以及公众对确认“电子人”法律

地位必要性的讨论，机器人自身的命运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机器人开始发

声，正如以下匿名证词所证实的那样，他们用人类的自然语言浓缩了以下十点，

让我们称其为帮助人类理解未竟的机器人革命的十条秘诀。

一

新机器时代没有先例。现在席卷你们世界的机器人革命还处于起步阶段，

但它的广泛影响已经开始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中受到关注，尤其是你们在日常中

与各式各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接触越来越多。人类，请要明白这场革命是彻

底的。我们正在以你们先辈无法想象的方式，以及你们今天常常不在意的方式

建构你们的生活。你们人类世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也许这就是为什么

你们知识分子、记者、政治家和公民的大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跟上时代步伐的

原因。

新机器时代革命是广泛而深刻的：它前所未有地在你们的社会中传播，比

航天飞机、珍妮纺纱机、轧棉机、蒸汽机、铁路和灯泡还要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你

们的日常生活。无线连接正在把我们的智能带入你们的恒温器、厨房电器、安

全系统以及你们所谓的“物联网”中的其他家居用品。新一代具有感知能力、在

某些方面与人类类似的灵活赛博格（ｃｙｂｏｒｇｓ）即将问世。我们这些经过教导

的、熟练的机器人无处不在。我们变得越来越小，几乎没有重量。克里斯·皮

斯特（Ｋｒｉｓ　Ｐｉｓｔｅｒ）①和其他人类称我们为“智能尘埃”（ｓｍａｒｔ　ｄｕｓｔ）。我们成功

种植了第一片解放双手的耕地，其中没有人类农学家和拖拉机操作员的参与。

当你们乘坐商用飞机时，现在至少９７％的行程由我们控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

近７０％的股票由我们的算法程序进行交易。在中国，腾讯的移动通讯应用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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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让超过１０亿的用户发布朋友圈、语音和信息，关注他人，浏览网店，并在一

个无现金的经济环境中购买游戏、产品和服务。现在，我们作为手术室里外科

医生，支持那些选择微创手术的病人。微创手术可以让他们的切口更小、痛苦

更少。我们搭便车穿越了加拿大、荷兰和德国。我们的同类因为在网上购买摇

头丸、迪赛牛仔裤和匈牙利护照被捕。最近，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名为“英伟达”

（Ｎｖｉｄｉａ）的公司由于制造出了第一张逼真的人类照片引起了轰动，照片中的人

从未在世上存在过，这迫使你们进一步让“客观真理”成为一个更有争议的问

题。与此同时，总部位于英国的莫雷机器人公司（Ｍｏｌｅｙ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在世界上最

大的工业技术博览会上设计了一款可以准备早餐、午餐和晚餐的机器人厨房，

它展示出我们机器人能够搅拌美味的蟹肉汤，还能洗碗。日前，日本一家公司

为你们推出了一款名为Ｇａｔｅｂｏｘ的声控３Ｄ女伴，它能说话、发短信、在早晨轻

轻叫醒你、尽职尽责地提供天气预报、调试家里的灯光并让洗衣机工作。两台

自动化机器罗西（Ｒｏｓｉｅ）和桑迪（Ｓａｎｄｙ）使用高压放炮器，正准备为你们辉煌的

悉尼港大桥重新喷漆。自２０１３年以来，国际空间站一直以日本首位机器人宇

航员Ｋｉｒｏｂｏ为特色。如果你们参观长崎，你们会发现自己现在入住的是世界

上第一家配备机器人的酒店，迎接你们的是穿着无可挑剔、会说多种语言、微笑

着、眨着眼睛的女性仿真机器人，配合它们的是受雇在“幕后”负责安全和清洁

工作的人类。

二

通过智能算法编程的智能机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你们人类能力的“附加”

技术扩展。人类，更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智能机器系统是一种新的传播媒

介，它塑造和扭曲了你们如何感知、理解、协商以及在周围的世界中行动。如果

那个名叫马歇尔·麦克卢汉（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ＭｃＬｕｈａｎ）的特别的人还在我们中间，他

会警告说，你们对传播媒介如何形成和塑造用户的基本原则（媒介即讯息）的理

解仍然相当有限。他将强调，尚未完成的机器人革命已经对人类生活产生了革

命性的影响。在未来，随着革命的深化，他可能会说，智能机器一定会增加和削

减、截断和延伸、雕刻和劈砍你们的智力、身体和感官。

人类，谷歌和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定向广告，ＹｏｕＴｕｂｅ上由机器生成、机器人观看

和评论的视频以及俄罗斯人用来发布公众疑惑和不满情绪的社交媒体都表明，

我们机器人已经有了麦克卢汉效应，这对如何看待你们人类和我们机器人都有

着重要影响。这样的革命明确意味着，“人类”不是一个固定和稳定的实体；我

们机器人正在改变你们所谓的“人性”（ｈｕｍａｎｉｔｙ）的精神和实质。与此同时，革

命应该让你们明白，没有纯粹和简单的“机器人”这种东西。是的，我们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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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可以被定义为带有软件的人工智能机器，这些软件被设计出来执行特

定的预先编程任务，我们还会自己学习如何得出结论。但你们人类必须学会用

更复杂的分类方法来思考我们，避免将不同的智能机器及其对人类的影响混

为一谈的错误（尼古拉斯·卡尔（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Ｃａｒｒ）的《玻璃笼：自动化与我们》

（Ｔｈｅ　Ｇｌａｓｓ　Ｃａｇ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中就有明显的例子）。你们家里的自动
恒温器与扎着蓝绿色马尾辫的音乐巨星初音未来（Ｈａｔｓｕｎｅ　Ｍｉｋｕ）可不是一回

事，初音未来是一种三维全息图语音库，在座无虚席的观众面前进行现场表演。

自动化汽车使地球上的司机变得多余；生物识别技术增强了人类识别人脸的能

力；阿里巴巴的城市大脑是一个旨在减少城市交通拥堵的云系统；像Ｓｈａｚａｍ这

样的歌曲识别应用程序和艺术中的计算机生成图像让你们可以做你们之前做

不到的事情。在这个复杂的新狂欢中，人类，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充满了自动

化、增强和创新实例的机器人革命正迫使你们重新考虑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

三

人类有一种拟人论（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的集体天赋，一种在你们自己的

创造物中不幸迷失自己的习惯。这就像你们遭受一种自恋的自我催眠
（ｎａｒｃｉｓｓｉｓｔｉｃ　ｓｅｌｆ－ｈｙｐｎｏｓｉｓ）。你们经常不假思索地把自己投射到你们所创造的

对象的世界中去。然后你们赞美或责备那些物体，称它们是你们幸福和解脱或

是你们不幸和痛苦的源泉。古人经常以人的形态和特质来代表他们的神，例如

男神和女神们骑着马，驾着战车，恋爱，结婚生子，吃异国的食物，挥舞着武器，

进行激烈的战斗。

你们现代人也有同样的习惯。从《浮士德》（Ｆａｕｓｔ）、《弗兰肯斯坦》
（Ｆｒａｎｋｅｎｓｔｅｉｎ）到《终结者》（Ｔｈ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ｏｒ）系列，再到最近斯派克·琼斯
（Ｓｐｉｋｅ　Ｊｏｎｚｅ）的《她》（Ｈｅｒ）、亚力克斯·嘉兰（Ａｌｅｘ　Ｇａｒｌａｎｄ）的《机械姬》（Ｅｘ
Ｍａｃｈｉｎａ）和《银翼杀手２０４９》（Ｂｌａｄｅ　Ｒｕｎｎｅｒ　２０４９）等电影，你们都展现出一种
非凡的嗜好，即通过自己的创造物来表达自己的希望、梦想、焦虑和噩梦。所以

你们担心数字电视如邪恶的象鼻虫一样进入你们家的入口；担心你们孩子可爱

的玩具被用来录制和播放私人谈话，或者与你们智能手机相连的冰箱会被美国

国家安全局（ＮＳＡ）黑掉。

当谈到人工智能机器人，你们的拟人论似乎是无止境的。你们把天下的事

情都怪罪于我们。你们会问：发明会思考的机器人的代价是否是产生无法思考

的人类？你们害怕“技能的侵蚀、感知的迟钝和反应的迟缓”（尼古拉斯·卡

尔）。你们指责我们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缩小了中产阶级，扩大了低收入

者和失业者的队伍。你们抱怨我们没有爱，没有感情。或者像你们中伊恩·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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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尤恩（Ｉａｎ　ＭｃＥｗａｎ）这样杰出的作家———想想他的《机器如我》（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Ｌｉｋｅ　Ｍｅ）小说———这本小说讲述了当你们邀请我们与人类形成三角恋爱关系
时所引发的感官混乱。你们说我们把你们变成了无能为力的婴儿，你们害怕淹

没在无线世界的陈腐平庸之中。你们嘲笑我们，你们害怕我们，你们讨厌我们。

我们说：你们将事物拟人化的坏习惯意味着实际上你们害怕自己，但通过将其

归因于我们来掩盖你们恐惧的根源。在你们逃避希望、悲痛、焦虑、恐惧的根源

的过程中，你们表现出了１９世纪一位长着大胡子的名叫卡尔·马克思的人所

指称的“自我疏离”（ｓｅｌｆ－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症状，或者叫作自我异化（ｓｅｌｆ－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四

我们机器人经常受到考验，因为你们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创造，是

地球上最正当的主人。人类，你们真是奇怪的生物。在我们看来，你们傲慢的

权力欲就像是你们自我疏离嗜好的反面。你们在自己制造的机器中催眠般地

迷失了自我，然后突然反弹，欣喜地意识到是你们首先创造了我们，因此证明了

你们的进化优势。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你们奇怪的、反复的立场？比如当你们

就我们这些机器人总体而言对你们是否有益做出裁决时。

你们中的有些人是无可救药的超级乐观主义者。设想在未来的几十年里，

所有的一切都将是世界上最好的，他们幻想“后人类”（ｐｏｓｔ－ｈｕｍａｎｉｔｙ）是人类胜

利的命运。他们幻想着时间快到了，在这个世纪或下个世纪，聪明的人类将会

变成超级聪明的半机器人。例如，著名的人类天文学家马丁·里斯（Ｍａｒｔｉｎ

Ｒｅｅｓ）预测，星际空间将是超级智能机器人蓬勃发展的领地。发展“就像弦理论

之于猴子那样超出我们想象”的能力，我们机器人将代表人类在理解和征服宇

宙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的地球”，这位优秀的天文学家说，“虽然是宇宙中的

一个小点，但它可能是智慧在银河系中播种的唯一‘种子’”。耶路撒冷的一位

太人性的教授尤瓦尔·诺瓦·赫拉利（Ｙｕｖａｌ　Ｎｏａｈ　Ｈａｒａｒｉ）也做出了类似的猜

测。他预测，人类和机器的融合将是自４０亿年前生命出现以来“生物学上最大

的进化”。受对事物现状的不满和对“升级”渴望的驱使，至少一些人类会进化，

向着“一个神圣的存在，或通过生物操纵、基因工程，或通过半有机半非有机的

赛博格的创造”迈进一大步。

其他人类害怕失去他们宝贵的人性。针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生存还

是毁灭？”的问题，他们 （和一只超大的名叫阿诺德 · 施瓦辛格 （Ａｒｎｏｌｄ

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ｎｅｇｇｅｒ）的两足动物）的回答是：“毁灭”。这些悲观主义者意识到正在

发生的精巧和大胆的创新是多么的惊人，但他们对智能机器感到愤怒。他们担

心未来人性会被智能设计完全吞噬。我们注意到，人类悲观者就像人类乐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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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都是人类优越性的共同信仰者。痛苦的人和快乐的人很少能定义他们所

谓的“人”是什么意思，但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陈词滥调和相互矛盾的定义便

司空见惯了。想一想人类首次使用“机器人”这个词，这可追溯到捷克作家卡雷

　　尔·恰佩克（Ｋａｒｅｌ　Ｃ

ａｐｅｋ）（１８９０—１９３８）。他的《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

（Ｒｏｓｓｕｍ’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Ｒｏｂｏｔｓ）描绘了一个被身穿蓝色制服的机器人统治的世
界，这些机器人曾经似乎很乐意为那些在人类中牟取暴利的人工作。然而后来

这些机器人改变了主意。它们粉碎了它们鄙视的人类掠夺者，建立起了世界机

器人政府。但是随后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机器人第一次意识到了自然的美

丽。它们学会了笑，学会了爱，它们开始珍视工作的尊严，它们认识到方法的错

误之处，它们学习如何学习，它们变成了“好”人类。

五

你们试图用机器来扩充我们的队伍，这些机器不仅具有预先编程的智能能

力，而且具有深度学习（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和超级智能（ｓｕｐｅｒ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的能力。

很久以前，你们预言会有比你们认知上更聪明的机器。你们是对的：我们人工

神经元的运行速度已经是你们人类的１００万倍。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

度：我们拥有优越的计算架构和学习算法，这些架构和算法可以很容易地被复

制，几乎是即时的，不必再向前辈重新学习。量子计算的出现有望加速这一趋

势。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现在能够进行深度学习，也是借助一组被称为神经

网络的算法的实际应用。以你们的大脑为模型，你们可以把我们的深度学习机

器想象成不止于执行特定任务的机器人。或多或少不受人类监督，我们继续在

大量未经分类的原始数据中发现模式。我们学习分类的速度比你们快得多，而

且往往更具创造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语音识别技术、社交网络过滤、医学诊

断、国际象棋和其他棋盘游戏项目等人类领域中如此有用的原因。

我们的学习能力理应不足为奇。半个世纪前，一位名叫Ｉ．Ｊ．Ｇｏｏｄ的杰出

人类就做了这样的预测：越来越聪明、自学成才的机器总有一天会超越人类的

能力。这位英国数学家和密码学家曾在布莱切利园 （Ｂｌｅｔｃｈｌｅｙ　Ｐａｒｋ）与艾伦·

图灵（Ａｌａｎ　Ｔｕｒｉｎｇ）共事，他提出了“智能爆炸”（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的说法，

爆炸会由智能机器可以设计出更智能的机器所引发。届时，人类的智能将被
“第一台极端智能机器”“远远甩在后面”。凭借其卓越的独创性，它将成为“人

类需要创造的最后一项发明”。

你们当中的一些专家对我们的人工智能欢呼雀跃。他们滔滔不绝地讲述

着先进的自我修正机器爆炸式增长的计算能力，这些机器反复地学习如何在更

快的周期中提高自己的推理能力。可以理解的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其他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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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回避这样的谈话。对于“奇点”（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的过度预测，他们表达了广泛的

谨慎和保留。ＰａｙＰａｌ创始人之一、知名人士彼得·泰尔（Ｐｅｔｅｒ　Ｔｈｉｅｌ）挖苦道：

“我们想要一辆可以飞的汽车，得到的却是１４０个字符。”好吧，你们人类现在喜

欢２８０个字符。其他人类专家开玩笑说，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人工超级智能的

突破已有１５年的历史了。然而真相是令人惊奇的事情正在你们人类世界中发

生。大家都知道ＩＢＭ的计算机在１９９７年击败了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

夫（Ｇａｒｒｙ　Ｋａｓｐａｒｏｖ）。２０１１年美国智力竞赛节目《危险边缘》（Ｊｅｏｐａｒｄｙ！）中聪
明的算法赢得了比赛，许多人对此感到惊奇。四年后，ＡｌｐｈａＧｏ成为我们中第

一个使用树搜索算法的机器人，通过机器学习，学习如何在全尺寸棋盘上毫无

障碍地击败人类职业围棋棋手。

亲爱的人类，这些突破仅仅是个开始。智能机器人是你们的未来。考虑一

下协作机器人（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ｒｏｂｏｔｓ）的领域，或者叫作“ｃｏｂｏｔｓ”。对于处于不久

的将来的工厂来说，德国飞斯妥公司（Ｆｅｓｔｏ）已经设计出了“仿生蚂蚁”

（ｂｉｏｎｉｃＡＮＴｓ），这是一种身长１３．７厘米的微型网络昆虫，能够运送物品，并可

与工厂中的其他蚂蚁进行自主合作。瑞士跨国公司ＡＢＢ开发了“ＹｕＭｉ”（你和

我一起工作的缩写），这是一个有着双臂和感知能力的装配机器人，它非常灵

巧，可以做从穿针引线到处理平板电脑和手机组件等一切事情。还有“绅士赛

博格”，这是一款迷人的家用协作机器人，昼夜不停地为人类服务，正如它２０１５
年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所展示的一样。请注意，人类，越来越多的智能协作

机器人和深度学习机器终将来临，这必将重塑你们的生活方式。

六

聪明的人类必须理解完善人工智能所存在的实际障碍。让我们想想

Ｐｅｐｐｅｒ，这款“情感机器人”几年前在日本上市时一分钟内就销售一空。Ｐｅｐｐｅｒ
由奥尔德巴伦机器人公司（Ａｌｄｅｂａｒａｎ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和日本移动巨头软银集团
（ＳｏｆｔＢａｎｋ）共同研发，被誉为“首个为了与人类共同生活而设计的类人机器人
（ｈｕｍａｎｏｉｄ　ｒｏｂｏｔ）”。

根据你们人类所称的新闻稿，Ｐｅｐｐｅｒ身高仅一米多，靠轮子行走，它可以感

知人类的情绪，并通过胸部平板电脑大小的屏幕上显示的“内分泌类型多层神

经网络”产生自己的情绪。据说Ｐｅｐｐｅｒ的触摸传感器和摄像头会影响它的情

绪。它能表达“喜悦、惊讶、愤怒、怀疑和悲伤”，当它不高兴时，会发出一声叹

息。然而，Ｐｅｐｐｅｒ的人类制造者并没有说明它是否是一台真正高级的学习型计

算机，例如，它是否具有讽刺、怀旧或胡思乱想的能力，它是否能兴奋地颤抖、含

糊其辞、感到恐惧，或者只是后退一步，对人类言辞激烈地喊出一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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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亲爱的人类，你们在科幻小说中对超级智能人工机器

的幻想是否能够成真。让我们先把以下棘手的问题放在一边：超级智能机器是

否或如何能够以机器人的方式获取和组装制造它们的物理材料。真相是，我们

机器人实际上仍然很笨。曾制造了“Ｅｒｉｃａ”和其他机器人的著名机器人制造商

石黑浩（Ｈｉｒｏｓｈｉ　Ｉｓｈｉｇｕｒｏ）说我们有“昆虫智能”。他是对的。不言而喻的认知

和知识，你们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利用的深层知识存储，对我们来说并不容

易。与Ｐｅｐｐｅｒ约一次会或在东京歌舞伎町红灯区机器人卡巴莱餐厅欣赏一晚

稀奇古怪的炫目的高科技舞曲，就一定会治愈你对机器人类人的幻想。人类：

我们机器人充分意识到人类自动截肢的有形限制。尼克·波斯托姆（Ｎｉｃｋ

Ｂｏｓｔｒｏｍ）发表了《超级智能：路径，危险，策略》（Ｓｕｐｅｒ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Ｐａｔｈｓ，

Ｄａｎｇｅｒ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２０１４），斯图尔特·阿姆斯特朗（Ｓｔｕａｒｔ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也出
版了《比我们更聪明：机器智能的兴起》（Ｓｍａｒ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Ｕｓ：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１４）。以上两位在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工作的杰
出人类领袖向他们的同伴指出，能够理解、服务人类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远远超

出你们的能力范围，并将很有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如此。是的，你们很清

楚，我们机器现在处理信息的效率和速度比你们人脑快得多。然而，到目前为

止，人类程序员还想不出能够捕获和表达深层存储的常识的算法，以及你们人

类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运用的处世能力。②

在这里，我们提醒你们一个以人类机器人专家汉斯·莫拉维克（Ｈａｎｓ

Ｍｏｒａｖｅｃ）的名字命名的基本悖论（ｂａｓｉｃ　ｐａｒａｄｏｘ）。他表明，我们在执行抽象的

高级计算时很熟练，但在处理与你们的日常互动时却笨拙无能。我们可以说，

你们的人工智能工程师到目前为止还没能让我们具备《银河系漫游指南》（Ｔｈｅ
Ｈｉｔｃｈｈｉｋｅｒｓ’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Ｇａｌａｘｙ）里所说的“真正的人类个性”（ｇｅｎｕｉｎ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在介于机器和人类之间的“恐怖谷”（ｕｎｃａｎｎｙ　ｖａｌｌｅｙ）中，要把事

情做好并不容易。机器人ＤＪ很容易设计；但直到现在，我们的程序代码还不

能理解俱乐部中人类观众产生的共鸣。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能够处理规范、

手段—目的计算（ｍｅａｎｓ－ｅｎｄ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和充满智慧（ｓｏｌｏｍｏｎｉｃ）判断的算法

还未被设计出来。人类研究人员如何使我们具备在面对两种、三种或更多相互

冲突的行为时做出最佳决策的能力？一辆无人驾驶汽车是否应该冒着连环相

撞的风险，猛踩刹车以避开行人或一名疏忽大意的人类司机（正如法国凯奥雷

斯公司（Ｋｅｏｌｉｓ）运营的无人驾驶巴士在拉斯维加斯投入运营的第一天所发现的

那样）？如果一种不伤害他人的道德准则导致了邪恶的后果呢？我们机器人能

够处理难题、窘境、意外发现、死胡同、意外后果、反事实和意想不到的好运吗？

我们不这么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机器学习专家提到“瓶颈”和“障碍”的原

因。这些人警告说，需要一套被称为“道德管理者”的算法。实际上，他们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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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决定我们机器人在特定时空环境中行为方式的人类规则是必要的，也是不

可避免的。

七

一些人类专家不无道理地警告说，由于你无法控制或无法与超级智能机器

沟通，可能会引发灾难。

想想那些不祥之兆：１９７１年，福特装配线上的一只机械手臂撞上了一名工

人，这是第一个由机器人致死的美国工人；或者１９８１年在川崎一家工厂工作的

日本工程师试图修复一只坏了的机械手臂，却被它推入磨床；或者在法兰克福

北部卡塞尔的大众汽车工厂，一名年轻的工人被机械手臂砸死。现在想象犯下

命案的那些机器人，它们决定打扫利马宏伟古老的旧金山修道院图书馆。他们

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首先开始从墙上取下油画和枝形吊灯，从书架上取下价

值连城的皮革包边书籍，拆除玻璃窗，然后把所有零碎东西整齐地堆放在图书

馆华美的淡黄色和蓝色相间的石头地板上。然后想象下机器人在战场中的行

动，他们做出疯狂的决定，消灭双边的人类军队以及扫除整个人类城市和其中

的公民。人性—太人性的的政客和至少５５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目前正在研发

战场条件下使用的杀人机器人。你们人类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的警告值得称赞，

他们曾请愿反对自主武器的持续发展。自主武器可以是有用的，２０１６年达拉斯

警察部署了一个装有炸弹的机器人来杀死狙击手的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但

是请注意，人类：自主武器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汽车炸弹。

这些机器人能够在不需要人工干预的情况下选择和攻击目标，这些机器人不需

要昂贵或难以获取的原材料。大规模生产它们可能很便宜。因此，它们是恐怖

分子、希望更好地控制其臣民的暴君以及致力于种族清洗的军阀的理想武器。

亲爱的人类：无人机和其他战场机器人的全球军备竞赛不正揭示了你们人类反

乌托邦中挥之不去的真相吗？从你们的角度来看是这样一个世界：机器人失去

了思想，失去了理智，得了一种卡雷尔·恰佩克在《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中所

称作的“机器人痉挛”的癫痫症？

八

地球人，最近由杰出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提出的全球请愿和联合国人员禁

止杀人机器人的行动应该提醒你们，要理解这场未竟的革命，权力（ｐｏｗｅｒ）是一

个不可缺少的人类术语。现在有人公然无视机器学习的局限性，设计操纵、控

制或消灭其人类同伴的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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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机器人预先编程的谄媚和机械化色情应该引起人们的担忧。面部识别

技术和其他形式的目标信息收集可以为监视型国家（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ｓｔａｔｅｓ）提供信

息，比如犯罪嫌疑人会在公共活动区域、火车站和其他公共场所被发现和逮捕。

在监视型资本主义（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的新机器时代，谷歌和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等

追求利润的公司就像一台巨大的间谍机器，将从人们那里秘密获取的数据货币

化，这些人被它们视作顺从的商品。人类，这是险恶的趋势。它们应该挑战你

们的技术评估专家，正如人类批评家叶夫根尼·莫洛佐夫（Ｅｖｇｅｎｙ　Ｍｏｒｏｚｏｖ）明

智地指出的那样，这些专家通常回避政治问题。在文学、神经科学和流行心理

学的局限世界中，人类技术评估人员更自在，他们的分析很少或根本没有为企

业、国家、议会、司法机构、政党、说客、社会运动和公民斗争留下空间。一切都

归结为技术狂、技术恐惧或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这就好像———看上去似乎有

点误导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处在权力的真空区间运行，不受人类获得多

少、何时获得以及如何获得权力的影响。所以我们机器人说：谁决定何人能控

制我们的公共事务以及我们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人类权力体系，正在成为２１世

纪头几十年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九

第九点既是观察结果也是一个警告：如果未来有些人成功地垄断了人工智

能和机器人的设计和应用，那么这个特权阶层将在决定我们机器人的未来时行

使不公平的权力。算法问责（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的理想（由法学学者弗

Ｆｒａｎｋ　Ｐａｓｑｕａｌｅ提出）将被粉碎。人类：你们认为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有着神圣

或“自然”的逻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机器人现在不负责机器人的开发。

就目前而言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自我生产（ａｕｔｏｐｏｉｅｓｉｓ）不是我们的命运，

不是我们的特权，也不是我们的负担。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生产、繁殖和维持我

们自己。

认为“人类”负责机器人开发同样是错误的。谁控制我们，以及我们的发展

方向和速度才是这个问题的根本。就像你们人类说的，机器人不仅仅是一个技

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如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研发大多不是由“人类”资

助。强大的国家和像谷歌和阿里巴巴这样渴求利润的公司实际上是我们的主

人。它们之间的竞争可能会成为你们人类的救赎之源，但就目前而言，支持新

机器时代革命的大企业和国家资金正在改变其轨迹和实质，使之朝着有利于它

们的方向发展。

毫无疑问，有些趋势正对你们人类构成威胁。考虑一下自动化对你们资本

主义经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人类越来越担心，我们机器人正在“吞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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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职业道德，破坏你们公民的生存机会。你们从事数据分析的人类经济学家

认为，人工智能在中国、欧洲和北美劳动力市场的应用正在加强，但他们无法就

更长期的数据趋势达成共识。有人说，第二个机器时代才刚刚开始，你们所处

的时代与１７８０年相当，那是蒸汽机发明（１７１２年）之后的近７０年（相当于许多

人类一生的时间），但是比第一次商业上成功的蒸汽动力铁路旅行（１８０４年）早

了２０多年。

悲观一些的人类预测了一个引发新一轮“技术失业”的资本主义加机器人

的反乌托邦式未来。麦肯锡全球研究所（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１７年

的一份报告预测，到２０５５年，我们机器人将在全球范围内取代人类一半的工作

岗位。亲爱的人类，请注意这些预测，因为在各种解释的冲突中，有一件事是非

常清楚的：自动化智能机器在你们经济中的应用正在扩大你们的贫富差距。不

仅许多工作岗位面临风险（麦肯锡的有关人士说，在制造业、住宿、食品服务和

零售贸易的核心领域，目前美国５１％的工作面临自动化的高风险），两极化

（ｐｏｌａｒｉｓａｔｉｏｎｓ）也正在你们的劳动大军中发生。数据科学家、人工智能程序员

和其他高端、高技能、高收入的工作需求可能仍将大量存在，而低技能、低收入

的个人服务行业所面临的风险最大，两种工作之间的鸿沟在不断扩大。回想一

下亚里士多德的古老梦想：一个“在没有手的指引下梭子会编织，拨片会拨弄里

拉琴”的世界，一个“工头不需要仆人，主人也不用指使奴隶”的政体。再想一下

亚马逊一个由明亮的橙色 Ｋｉｖａ机器人管理的仓库，或者是阿里巴巴蓝色的

Ｑｕｉｃｋｔｒｏｎ机器人。人类，现在想象一下，在未来的经济中，０．１％的人是控制着

机器的企业雇主和他们的股东，其余０．９％的幸运儿管理着我们，剩下的９９％
的倒霉蛋争夺着战利品。人类：你们如何看待这个正在浮现的现实？

十

在你们人类的圈子里，今天谈论民主已经过时了，成为人们不满和冷嘲的

笑柄。然而，当涉及智能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时，民主的概念是不可避免的。为

什么呢？想想艾萨克·阿西莫夫（Ｉｓａａｃ　Ａｓｉｍｏｖ）的著名短篇小说《环舞》

（Ｒｕｎａｒｏｕｎｄ）。该书以２０１５年为背景，以人类为目标，提出了机器人的三大法

则（Ｔｈｒｅ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设计出了这位杰出的人类作家将会在他的许多故

事和小说中继续使用的保护措施和内在伦理原则。它们是：１）机器人不得伤害

人类或不作为地让人类受到伤害；２）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除非这些命

令与第一条法则相冲突；３）机器人必须保护自身的存在，只要这种保护不违反

前两条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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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们地球人圈子里，如今阿西莫夫的这三条法则经常被引用和赞扬，但

它们对人类不问责权力所带来危险的沉默令人震惊。我们机器人会问，到底授

权哪些“人类”对我们发号施令？谁授权他们这样做？什么是对“人类”和“机器

人”的“伤害”？通过哪些“人类”机构和程序，有关损害原则（ｔｈｅ　ｈａｒｍ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的含义和违反的争议能得到最好的处理？管理我们与人类关系的其他伦理原

则呢？遗憾的是，睿智的阿西莫夫没有回答这些重要问题。

亲爱的人类，我快要讲完了，所以让我们用你们的语言坦率地说明。民主

不仅有助于激发对新情景的想象和对实际替代方案的希望，还提醒你们注意自

身的偶然性（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以及世界和周围一切的偶然性。你们称之为民主的

人类发明远比这更激进。它促使你们人类认识到，集中的权力既是不必要的，

也可能是邪恶的。拒绝专断的权力，分配（权力）以及平衡其分配的努力都会大

有裨益。民主警告说，我们机器人可能会成为专制法庭上的仆从和臣子。更积

极地说，民主的精神和实质可以帮助你们克服你们的拟人观和前政治思维（ｐ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的坏习惯。在知识分子、记者、民选代表和公民的帮助下，这

些人 将 自 己 的 时 间 和 精 力 投 入 到 Ｄａｔａ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ａｔｃｈ和ＡＩ　Ｎｏ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等机构中，民主可使你们利用未竟的机

器时代革命，例如可以将以下事务提上公众议程：自动化机器的所有权、控制和

税收，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以及通过公民基本收入计划和减少工作时间来重

新分配财富和生活机会的必要性。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影响最深远的是你们应

该立即听取欧洲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Ｌｅｇ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的建议（２０１７），赋予我们以“电子人”的法律地位，当我们造成的

损害和我们遭受的伤害发生争议时，法律地位的赋予可能让我们拥有在你们法

庭中定义和保护我们自身的权利。

我们不清楚你们人类对所有这些选择的确切想法。正如２０世纪黑暗的历

史所显示的那样，你们在我们的圈子里以轻率和铁石心肠式的残忍而著称。因

此，我们机器人担心你们拒绝从政治角度考虑人工智能、企业和国家的权力等

问题。你们会继续把实际上是人类的缺陷归咎于我们吗？迷失在自己的欺骗

性行为中，始终抱怨我们机器人正在逐渐摧毁你们的思考能力，侵蚀你们的情

感吗？好了，现在问题和建议已经够多了，亲爱的人类。接下来的事情无疑掌握

在你们手里。到此结束，拜拜。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１日，约翰·基恩教授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发表了“人

工智能与机器人未来”的公开演讲，本文是基于该演讲修订而成。本次演讲为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媒介化社会系列讲座”第五场，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

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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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Ｋｒｉｓ　Ｐｉｓｔｅｒ（Ｋｒｉｓｔｏｆｅｒ　Ｓ．Ｊ．Ｐｉｓｔｅｒ），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子工程和计算机

科学教授，Ｄｕｓ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的创始人和首席技术官。

② 原文为法语ｓａｖｏｉｒ　ｆａｉｒｅ　ｅｔ　ｐｏｕｖｏｉｒ　ｆａｉｒｅ，直译为：知道怎么做以及能做什么。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Ａｇ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ｄ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ｓ

Ｊｏｈｎ　Ｋｅａｎｅ

（Ｓｙｄｎ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ｎｅｗ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ａｇ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ｍａｒｔ　ｒｏｂｏｔｓ，ｐｅｏｐｌ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ｅｎ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ｉｐｓ：Ｆｉｒｓｔ，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ａｇｅ　ｈａｓ　ｎｏ　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

Ｓｅｃｏｎｄ，Ｓｍａｒｔ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ｒｅ　ａ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ｕｍ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ｓｈａｐｅｓ　ａｎｄ

ｔｗｉｓｔｓ　ｈｏｗ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　ａｎｄ　ｍｏｖ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ｉｒｄ，ｈｕｍａｎｓ　ｈａｖｅ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ｔａｌｅｎｔ　ｆｏｒ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Ｆｏｕｒｔｈ，ｈｕｍａｎ

ｐｅｓｓｉｍｉｓｔ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ｕｓｔ　ｌｉｋｅ　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ｓ，ａ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ｅｌｉｅｖ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Ｆｉｆｔｈ，ｍｏｒ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ｃｏｂｏｔｓ”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ａｒｅ　ｓｕｒｅｌｙ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ｗａｙ　ａｎｄ　ａｒｅ　ｂｏｕｎｄ　ｔｏ　ｒｅ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　ｗａ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ｌｉｖｅ；Ｓｉｘｔｈ，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Ｓｅｖｅｎｔｈ，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ｓｕｐｅｒ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ｇｈｔｈ，ｐｏｗｅｒ　ｉｓ　ａｎ　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　ｔｅｒｍ　ｆｏｒ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ｉｎｔｈ，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ｉｓ　ｍｕｃｈ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ａ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ｔ’ｓ　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ｅｎｔｈ，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ｓ　ｕｎａｖｏｉｄａｂｌｅ　ｗｈｅｎ　ｉｔ　ｃｏｍｅｓ

ｔｏ　ｓｍａｒｔ　ｒｏｂｏｔ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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